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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湖注定与水有缘。就名
字看，字形、字意都与水有关。
汝湖旧时叫“七女湖”，传说玉皇
大帝的七个女儿，下凡来到东江
之畔，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
迷人，竟然流连忘返，无意再回
天庭。玉皇大帝知道后，派天将
捉拿，七仙女打不过天兵天将，
又不愿意回天庭受罚，情急之下
化成七个湖塘，这就是“七女湖”
的来历。

至于“七女湖”为何又成为
今日之“汝湖”，这可是与发生于
1907年的七女湖起义有关。七
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
之役，是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发动
的多次武装起义之一，也是孙中
山继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之
后在惠州发起的第二次起义。
这次起义有效地打击清朝的统
治，推动辛亥革命运动向前发
展，使惠州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
地之一。

七女湖起义虽然很快失败
了，但是当时上海的《时报》《神

州日报》以及香港的《中国日报》
等进行了专门的报道。时任两
广总督的张人骏气急败坏，在重
大的压力之下，不知是有意为
之，还是字迹潦草，在奏报中将

“七女”两字合并写成“汝”字。
在清朝最后几年的官方文案中，

“七女湖”就此成了“汝湖”。自
此之后，“七女湖”和“汝湖”两
个名字并存使用了将近半个世
纪，直至1950年 3月，才正式确
定“汝湖”这个名字，并一直沿用
至今。

汝湖与水有缘，不仅因为它
的名字，更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有关。前面所说的七仙女
化成七个湖，据说这七个湖因为
有远有近，近的湖慢慢融会在一
起，形成了现在的白鹭湖、洋朗
湖、庙滩水库和大岭头水库四个
大湖。除了有湖，汝湖还有江，
这条江便是惠州的母亲河——
东江。古时东江流域经贸发达，
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催生不少码
头与墟市，因此汝湖有“东江商

埠”之美誉。靠江吃江，除了经
贸上的发展，奔流不息的东江更
是赋予汝湖人勤劳勇敢、坚韧不
拔的力量。见证着七女湖起义
的汝湖上庙，始建于宋朝，距今
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在中国
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七女
湖起义，为什么会选择在汝湖？
毫无疑问，这是当时诸多因素相
结合的结果，但是，汝湖人英勇
顽强、不怕牺牲的品质，汝湖的
重要地理位置、可攻可退的水陆
交通，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作为东江上的明珠，汝湖走
过千年风雨沧桑。东江带给汝
湖的不仅是便利的水路交通，也
给汝湖留下丰富的人文财富。
穿越千年的东江民俗在这里从
未消散，汝湖渔歌、汝湖舞草龙、
东江龙形拳等一批省级、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历久弥新，
传统文化与文旅融合促进了乡
村振兴，成为当今汝湖的一大文
化亮点。汝湖渔歌早在清代中
期已开始传唱，民国时期至上世

纪60年代盛行于汝湖一带。汝
湖疍民无论男女，大多会唱渔
歌。汝湖渔歌产生并发展于气
候温和、风光旖旎的东江中游，
不同于沿海渔歌的刚烈和拉网
号子的高亢，汝湖渔歌用一种从
容、委婉的小调，记录了当地200
多年的生产历史和生活风貌。

在汝湖镇上、下围村，至今
还保留着春节舞稻草龙的习俗，
这在惠州市区等大部分地方不
再舞草龙的当下，保护与传承显
得尤为可贵。汝湖舞草龙有祈
愿风调雨顺、吉祥安康之意，共
有“请龙”“舞龙”“送龙”三个环
节，其中“请龙”有个仪式，村民
们舞着草龙，敲锣打鼓去东江
边，让龙头轻轻点一下水，俗称

“抢青”，然后放鞭炮，才算礼
成。“舞龙”表演是重头戏，但
是，舞完草龙后要“送龙”，由队
长领着舞龙队，敲锣打鼓再次来
到江边，火化草龙，寓意带走“晦
气”，留下好运。

原来，汝湖人与水有缘，缘

于依水而生，源于对水的敬畏与
热爱。水是生命之源，从远古
时代，人类就明白逐水而居的
生存之道。然而，任何资源都
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水
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更是当前的
重要任务。

汝湖镇拥有长达38公里的
东江江岸线，拥有角洞水库、庙
滩水库、流连陂水库等大小水库
10 个。正因为江水、湖水温柔
地滋养着这片土地，汝湖镇拥有
耕地面积 3.6 万亩、山林面积近
8万亩，以及绿道24公里。所谓
一曲江水滋润一方土地、一方土
地养育一城子民，今天的汝湖镇
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和厚重的
历史人文底蕴，积极拓宽现代农
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特
别是将传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乡村振兴新优势，这正是老百姓
所期盼与向往的。

正如七仙女的眷恋，水是上
天对汝湖的恩赐。汝湖必定因
水而兴。

曹新频兄早在出书一年
前就邀我为他的《南山竹
影》作评。每隔一段时间，
他 就 把 整 理 的 诗 词 发 给
我。里面很多诗词的情景，
我都同他经历过。这是老曹
继《清夜琴声》后第二本诗词
集，书名数次推敲，几易其
名 ，最 后 选 定 为《南 山 竹
影》。老曹说：“我叫‘南山
翁’，长住在惠州城南之山的
小区，这本集子就是表现我

‘竹节虚心’的情趣和向诗词
老师和同仁学习的心迹。”

评论他的诗词，前有杨
子怡教授的《老曹之诗：真
痴、真情、真气》和肖向明教
授的《真情有藏句 清夜好
抚琴》，十分到位。最近，我
又仔细重读老曹这本书的
诗词，往事历历在目，要评
价老曹诗词的哪一点呢？
我翻来覆去考虑，有天，灵
感一现，就谈他诗词的心路
历程，这正是该书最有特色
之处。想起老曹走过的路，
他人生有过三次身份的转
换，第一次是高考，他从农
村步入学校；第二次是他这
个“理工男”转变成企业干
部；第三次角色转换，就是
眼下这几年退休后，沉浸在
诗歌中的过程，他伏案疾
书，笔耕不辍。

在与大学同学分别 40
年后，老曹在同学聚会时仍
兴致盎然，赋诗一首。

《师范毕业四十年后邀
同窗游蚝乡席上作》

自别黉门后，流光四十
年。

音容书桌里，故事橡皮
前。

手握三杯后，风来两鬓
边。

听谁谈过往，一水正涓
涓。

老曹工作后，参与大亚
湾 电 力 建 设 。 2014 年 到
2017年，他任惠州市诗联学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生
活很充实。临到换届选举
前，他自己要求做个学会

“顾问”。此时，老曹刚逢正
式退休。

到了2019年下半年，老
曹参加并组织了多次诗人
的采风活动，从中得到创作
灵感，也在学习中提高了自
身的诗词理论水平。他在评
论好友李玉水诗词的文章中
说：“我对律诗的认识，先是
看诗人怎样对待命意立构、
起兴铺垫转结，遣词造句等；
二是主要看他有没有围绕题
目要求来状景抒情。”

老曹在诗词创作中努力
实践这个认识。例如：

《内子催吾染发感作》
满头霜雪覆多时，更压

苍颜信未疑。
欲复花前思浪漫，不堪

老去转伤悲。
如烟旧梦差能慰，似火

新春幸可期。
知汝叮咛应有待，好看

倜傥少年姿。
这本是一次平常不过的

染发小事，老曹这首七律却
写出了有趣的情景。“欲复
花前思浪漫，不堪老去转伤
悲。”是由染发想到了岁月
这把无情刀。“如烟旧梦差
能慰，似火新春幸可期”使
我想起臧克家一首七绝：

“日沐朝阳意蓊茏，休凭白
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
镜，还我青春火样红。”老曹
这一颈联，有异曲同工之
妙，让我们这些同龄人会心
一笑。“知汝叮咛应有待，好
看倜傥少年姿。”这是老曹
妻子的愿望，也是我们对青
春不再来的惆怅作调侃式
的表达。此诗对仗运用自
如，如同信手拈来，实则锤
炼有方，不留痕迹，通篇前
后呼应浑然一体。

我还注意到老曹诗词对
理趣的追求。他在描写中
水到渠成地写出一些警句，
而这些警句即使脱离原诗
仍熠熠生辉。如：“青丝渐
少何须惜，为有文章气自
昂。”（《秋日登楼》）。

老曹的诗词心路历程告
诉我们：必须虚心向人民和社
会学习，结合创作向理论学
习，躬身于生活中实践和感
悟，方能成为诗人。向诗国的
进军，靠灵气，更靠情怀！

小时候，我家从来不漏
粉，但是一年四季从来没缺
过粉吃，原因就是父亲有一
手独特的漏粉绝活。

那时候，一入冬，村里
最忙的人就属我父亲了，今
天张家请，明天李家请，用
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不是在
漏粉，就是在去漏粉的路
上。漏粉时，一个葫芦漏瓢
在父亲手中上下翻动，那些
粗细匀称、细致光洁的粉
条，就像变戏法似地诞生
了。父亲漏出的粉耐煮抗
炖，吃起来既绵软爽口，又
筋道耐嚼。有乡亲打趣地
说，父亲漏的粉比猪肉还好
吃，这种夸张的说法更是让
父亲名声大振，父亲就成为
了家乡最抢手的粉匠了。

父亲手艺好，他漏出的
粉自然成了市场上的抢手
货。有一年，一个北京的客
商吃了我父亲漏的粉，大为
赞叹，要请我父亲去北京漏
粉。我父亲说：“离开了家
乡的地和水，就长不出这么
好的土豆，也漏不出这么好
的粉。”客商无奈，只好每年
向乡亲们大量订购父亲漏
的粉，然后运往北京销售。

许多乡亲都对父亲的
漏粉绝活感兴趣。一天晚
上，漏完粉后，乡亲们聚在
那户人家吃饭。一晚辈问
父亲：“大伯，您漏粉到底有
什么秘诀呀？”父亲说：“淀
粉的好坏、火候的大小、用
矾的多少、手腕的力度，处
处都有讲究，一处做不好，
就漏不出好粉。”晚辈又笑
着问：“您跟我们说说最重
要的秘诀吧?”父亲说：“如

果说最重要的，那就是乡情
亲情，每户人家漏粉的时
候，乡里乡亲都会来帮忙，
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粉，
这粉能不好吃吗？”

父亲给乡亲们漏了几十
年的粉，却从来没有收过一
分钱，乡亲们也没有亏待过
父亲，一进腊月，就会带上一
捆上好的粉条给父亲送来。
后来父亲老了，再也展示不
了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漏粉绝
活了。但是每年一进腊月，
乡亲们还会把粉条送到家
里，直到父亲去世为止。

那年春节，我回老家过
年，在朋友家聚会时，一边喝
酒一边谈论家乡的往事。我
问：“现在家乡还有我父亲
那样的粉匠吗？”朋友说：

“哪还有那样的粉匠了，现
在有专门漏粉的，你打一个
电话过去，就会来上几个
人，直接带着漏粉的机器，
漏起粉来又快又好，家里人
连个手都不用伸，只要把钱
准备好就行了。”

我说：“那多好啊，省了
许多麻烦事儿啊。”朋友说：

“好是好，可是现在吃起粉
来，总感觉缺点儿什么味
儿。”

我问：“缺点儿啥味儿
啊？”朋友叹息地说：“说不
出来，就是感觉缺点儿啥味
儿。”

我说：“说不出来就不
说了，咱们喝酒。”

我们就大声说：“喝酒，
喝酒！”

不知道是因为酒味儿
太浓烈，还是因为什么，我
的眼泪竟然流了出来。

蓑衣，顾名思义就是用蓑
草编织起来的雨衣。相传，在
伏羲时代，人们就利用树皮和
草编织成衣服形的雨具称之
为蓑衣。古人较早使用且使
用最为广泛的原始雨衣，叫袯
襫。据史书《国语·齐语》中
记载：“脱衣就功，首戴茅蒲，
身衣袯襫，霑体涂足，暴其发
肤，尽其四肢之敏，以从事于
田野。”可见，在先秦时期就
出现了这种最原始的雨衣。
而诗经《小雅·无羊》里写道：

“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可
见，三千多年前的阴雨天里，
牧羊人就披着蓑衣，戴着斗
笠，背着干粮，整天守护着牛
羊。由于蓑衣披在身上轻巧
暖和，行动自如，既可御寒又
能遮风挡雨，于是，逐步演变
成了农耕时代的最佳雨具，一
直流传至今。

斗笠、蓑衣、草鞋是旧时
农人劳动保护的“三件宝”。
因此，头戴斗笠、身披蓑衣、
足穿草鞋，就成了老农民的传
统装束。而这种文化意象不
会衰竭，因它太富有诗情画意
了。蓑衣的最高境界或许为
唐代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
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的诗句所营造，大
雪纷纷下，蓑笠翁静默不动，
为的是不惊水中鱼虾。每读
此句，一幅画轴便在脑海中浮
现。还有吕岩的《牧童》诗
云：“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
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
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诗人
悠然自得，跃然纸上。而张志

和的《渔歌子》言：“西塞山前
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
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则把秀丽的水乡风光、
富有情趣的渔家生活、鲜活的
渔翁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淋漓尽致，令人向往。“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因“乌台诗案”一
贬再贬的苏轼，醉酒归途遇
雨，披着蓑衣、拄着竹杖，脚
穿草鞋，于泥泞中疾步如飞
胜似马……这是一种怎样的
逍遥洒脱和随意自在的情
怀？他的倔强性格，他的坚
贞气节，他的独立人格，被世
人广为传颂。

记得小时候，苏北乡下有
一句俗语：“穷不可无蓑衣，
富不可弃糟糠。”意思是说，
再穷的人家不可能没有一件
蓑衣，即便富达三江也不可抛
弃糟糠之妻。所以，在那个年
代，家家户户都有一袭蓑衣，
且大多是家中顶梁柱的男人
所用。只要是下雨天，出门劳
动者定是这样一幅画面：身穿
蓑衣，头戴箬帽，赶着水牛在
风雨中耕田犁地，播种五谷。
这种带着原始韵味的耕种方
式，用现代人的审美观来看，
真正是原野上一道独特而亮
丽的风景。那时，我祖父是编
织高手。编柳框、编竹篮、编
蒲席、编丫子、编戽斗等，样
样都会。印象里，每逢入秋，
祖父便到河西“下三十”坟茔
地那割茅草，晒干后制蓑衣拿
到集市上卖，也送人。祖父在
他“鱼头屋”门前露天地上编

织蓑衣。我等小屁孩用茅草
折叠出不同形状的玩具，自娱
自乐。祖父编蓑衣的姿势那
么优雅，那么认真细致，就像
艺术家在雕刻一件工艺品。
晒干后的茅草有些扎手，编起
来容易断，祖父让我们端一钵
子水给他。只见他喝一大口
水含在嘴里，整个腮帮子都鼓
了起来，然后，他猛然张开嘴
使劲一喷，水雾四溅，均匀地
散落在干硬的蓑衣草上，经过
水雾喷洒浸润的干茅草，立马
变得柔韧顺滑乖巧起来。编
蓑衣是从领口开始的，领口处
是个半圆形的圈。祖父将一
撮撮茅草细密地拼叠、搓紧，
在 领 口 上 打 上 十 几 个“ 蓑
扣”，然后交叉打“结”，用一
道道细麻绳紧密缠绕。从左
到右，从上而下，像织毛衣一
样，一片接一片，一针一线缝
制成衣裙状。实质相当于一
个大披肩，胳膊下面是敞开
的，穿在身上就像张开翅膀的
老鹰。一件蓑衣要打上千余
个“结”，最后再缀上系带和
扣子，一件蓑衣，大功告成，
约需三天。整件蓑衣像一只
偌大的蝴蝶，里外两层，既厚
实暖和，又轻便自如，披在身
上，无惧风雨。

每逢雨日，父亲就穿着祖
父编织的蓑衣犁田、打耙、插
秧、薅秧、打药、施肥、除草、
收割……这些情景至今仍在
我脑海里萦回，有时也在梦中
出现，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时候，我们家就父亲一个壮
劳力，他还担任生产队队长，

成天忙碌不休。父亲穿上蓑
衣去田里干农活，蓑衣只到父
亲的小腿处，他挽着裤子，戴
着斗笠，在风雨里看上去俨然
一幅江南水墨画卷。其实，不
只是父亲，还有其他农人也一
样。春雨绵绵，夏雨倾盆，有
了蓑衣与箬帽，耕田人就可以
风雨无阻。在民间，传说蓑衣
还具有避邪的功能。早年的
农人夜间赶路，都要穿身蓑衣
戴个箬帽用来壮胆，这样鬼神
见了就不敢靠近了，不用的时
候就把它挂在板壁或墙壁上，
活像古代威武的铠甲士兵，神
态威严，霸气逼人。

吾父是种田干将，他 13
岁就跟“大趟秧”，有名的插
秧能手。我 12 岁那年，第一
次跟父亲学插秧是星期日阴
雨天，那种下下停停的小雨。
我戴个黑不溜秋的麦秸凉帽，
父亲带上蓑衣，来到自留地田
里插秧。看父亲插秧那么简
单娴熟，我也学他的样子，急
急“往后退”。可一抬头，哈，
竟没把秧苗插泥里，而是让它
们漂在水上……插秧是一件
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一把秧
苗插完，我就累得直不起腰。
坚持插完两把秧苗时，父亲喊
我歇一会儿。我站在水田里，
洗干净双腿上的泥巴，赤着脚
走过长长的田埂，来到土垄
旁，坐在蓑衣上。那一刻，我
觉得蓑衣就像一床软绵绵的
被子，舒服至极。躺在蓑衣上
面，望着湛蓝的天空，还有那
天空飘动的白云，情不自禁地
感叹道：“啊，好幸福呀！”

犹忆上世纪 70 年代初，
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每逢下雨
天放学时，祖父就穿着蓑衣到
学校里把我驮回家。每当祖
父出现在学校门口，就有调皮
的孩子说，“老鹰”来了，“神
秘大侠”来啦！祖父头戴斗
笠，肩披蓑衣，半蹲着，让我
从背后钻进蓑衣里，站起来驮
着我往家走。我钻在蓑衣里，
趴在祖父背上很温暖，但四周
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外面淅
淅沥沥的雨声和同学们的吵
闹声。有的同学没有人来接，
只得冒着大雨跑回去，变成

“ 落 汤 鸡 ”，甚 至 被 淋 感 冒
了。有的同学站在学校门口，
看到爷爷来接我，流露出无比
艳羡的目光。后来，看到类似
《英雄》这样的古装电影，蓑
衣似乎成了大侠的一种道具
或者伪装。在水汽氤氲、烟雨
缥缈的竹林里，穿着蓑衣大侠
在翠竹里匆匆赶路，偶尔还使
用一下技艺高超的轻功。抑
或天压根没下雨，一个穿着蓑
衣的普通人，其实是武功高超
的大侠。他行走于江湖，隐藏
自己的身份，用蓑衣把自己装
扮成一个渔夫或者干活之人。

一袭蓑衣，不仅是遮风避
雨的工具，还是几千年来广大
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一袭蓑
衣，既能遮挡住自然界的暴风
骤雨，更能挡住尘世间的喧嚣
纷扰，使归隐者守住宁静淡泊
的心灵；一袭蓑衣，不仅仅成
为了我家的“传家宝”，更是
异地游子思念故乡亲人的绵
绵乡愁的寄托！

或许只是好奇
总想悄悄潜入你的领地
不为窥探
只是忍不住
想多搜寻一点点
关于你的消息

长亭别后
岁月依依
人生旅途中的每一次回眸
总依稀见你
站在淡蓝色的往事中
翘首眺望

是的
我们的故事已经很多
足够这一生去回味
但是，仍然很想很想知道
在那些故事之后
又有怎样的故事

当然更想弄明白
是谁
在那个花香弥漫的季节
定下了那一场约会
直教人，纵是历经沧桑
依然念念不忘

别后经年
多少寒来暑往悄然划过
浮世奔忙中
连时光都渐渐老去
但在岁月的最深处
藏在心底的那个人
仍一如初见

生命中的晨曦或黄昏
神思游移之际
总能瞥见
在灿灿的光里
有一张书桌，有一袭长裙
有一池白莲，有一场细雨
……

□
李
硕
洪

塞外风光 □汤青 摄

秋光 □汤青 摄


